
灵璧纹石是沉积岩与变质岩的综合

体，属于灵璧磬石的一种，因数量稀少、

纹路华美而备受推崇，是奇石爱好者的

心头好。它的产地集中在安徽省灵璧县

渔沟镇白马村的南山。经过多年挖掘，

灵璧纹石的石源已日渐枯竭。

深秋沪太石展上，我有幸与一方灵

璧纹石结缘。这方奇石呈长条形，长28

厘米、宽10厘米、高9厘米，上下两面平

坦，而四周则布满了清晰奇异的竖线纹

理，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石

农们亲切地称它为“纹石坛”。它静静地

躺在展柜一隅，却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

决定将其收入囊中。

看着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的奇石。

睹物生情，我的思绪不禁飘向了不久前

那场难忘的湖南郴州之旅。

郴州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湖南通

向港澳粤的“南大门”。这里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代炎帝时期就占有

重要的历史地位。郴州地热资源丰富，

多为丹霞地貌，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在

这里，你可以领略到名山的巍峨、古村的

宁静，还可以在疲惫的旅途中，泡一池温

泉，洗去一身的疲惫和尘埃。

正值深秋时节，我踏上了这片神奇

的土地。此时的郴州，正值农忙季节，稻

子已经收割完毕，农家们正忙着耕地下

种，为来年的丰收做准备。我漫步在乡

间小道上，感受着这片土地上的生机与

活力。眼前的景色，如同一幅幅生动的

画卷，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为了将这份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之

情传递给更多的人，我将这方灵璧纹石

与盆景界著名微刻高手徐顺龙的微刻摆

件相配，组成一件呈现南岭深秋的摆件，

一棵大槐树搭配一间农舍，农人牵着一

头耕牛正要去农田里干活，两位活泼的

孩童骑在另一头耕牛的背上，大槐树底

下还有几只正在觅食的家禽。画面中，

既有灵璧纹石自然质朴的美感，又有徐

顺龙微刻技艺的细腻与精致。它们共同

诉说着南岭深秋的故事，让人仿佛身临

其境，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深厚的

人文底蕴。

这次邂逅，不仅让我对灵璧纹石

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更加珍惜与

大自然之间的每一次亲密接触。我相

信，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欣赏，就

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

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而这方灵

璧纹石，也将成为我收藏生涯中的一

抹亮色，陪伴着我走过未来的每一个

春夏秋冬。

◆ 原 野

灵璧纹石 ·南岭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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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时期，大诗人李

白慕名来到中国十大名山之一的江西庐

山，一路饱览名山胜迹旖旎风光。当他

登上香炉峰，看到瀑布飞流直下的壮观

气势时，忍不住诗情大发，写下《望庐山

瀑布二首》五言、七言诗各一首，其中第

二首曾入选小学教材：“日照香炉生紫

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七言绝句意象万千，

脍炙人口，瀑布的旖旎风景、恢宏气势一

览无余。

瀑布是从悬崖峭壁或河床纵断面堤

坡处倾泻而下的水流，远观这一自然景

观，犹如一幅悬挂在山崖间充满动感的

白布。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

元在《水经注 ·漯水》中就有关于瀑布的

描述：“漯水又南出山，瀑布飞梁，悬河注

壑，漰湍十许丈……”千百年来，瀑布一

直长流不断，飞珠溅玉，气势磅礴，为山

野增添无穷活力，大大小小的瀑布至今

都是游人的打卡胜地。

在古代，瀑布亦是许多文人雅士特

别喜爱观赏的风景。古人登高、观瀑、望

云、听松、眺远、探梅、枕石、漱泉、抚琴、

听雨等等，皆是在游山玩水中陶冶性情

的休闲方式，同时在这样充满浪漫氛围

的环境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正如北

宋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言：“君子

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

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

隐逸，所常适也……”明代才子唐寅在一

幅《观瀑图》上的自题诗“一派银河倾碧

落，耳根于此洗尘嚣”，亦是作者借观瀑

来忘却俗务、净化心灵的一种思想表达。

古人观瀑，对环境没有太多讲究，有

的席地而坐，有的拄杖而立，有的抚琴而

望，让琴声与瀑布之声融为一体。有的

临瀑建有观瀑亭，如黄山观瀑亭、莫干山

观瀑亭、庐山谷帘泉观瀑亭等等，无不飞

角翘檐，四面敞亮，配上石桌石凳及镌刻

于亭柱上的书法秀雅、文蕴深厚的楹联，

坐于亭中观瀑避免了日晒雨淋之苦，更

显其乐无穷。

观赏之余，许多画家、诗人不吝笔

墨，将自己的观瀑感受绘之翰墨丹青，融

入诗词歌赋，表达希望与自然合一的文

人情怀。“翠屏横截万里天，瀑水落深千

丈玉。”唐代王季文的这两句诗，描述了

瀑布恢宏不凡的气势。“山色自晴阴，泉

声作风雨。但见隔溪人，不闻隔溪语。”

清代诗人成鹫的这首《观瀑》描写了瀑布

壮观的声音。北宋文学家王安石观赏宁

波溪口雪窦山千丈岩瀑布时，以“拔地万

重清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来形容瀑

布的自然形态。清乾隆帝写过一首《雨

中观瀑》：“悬溜石林表，天然大壑丛。落

来不离即，接上祗空濛。声色归真静，襟

怀泯异同。灵源定何处，左右白云中。”

贵为皇帝，还在蒙蒙细雨中观赏瀑布，可

见古人对瀑布之神往。

历代画家绘制观瀑题材的卷轴，喜

欢借文人高士的观瀑，来抒发自己的内

心感受，如北宋范宽的《秋林飞瀑图》、南

宋马远的《仙侣观瀑图》、元代孙君泽的

《高士观眺图》，明代王谔的《观瀑图》、明

代沈贞的《秋林观瀑图》、清代高其佩的

指画《庐山瀑布图》等，都是隐者、高士

观瀑题材的代表性作品。古代画家行

走在大自然中，身临其境而写生，创作

出一幅幅写实的山水画，其中瀑布是

画幅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或飞珠溅玉，

云蒸气腾；或水波倒悬，宛若白练；或

势若奔马，大气磅礴……有的画家挥

毫泼墨，抹染皴擦，描绘出美丽的瀑布

奇观，意犹未尽，特意在画面留白处添

上一首题画诗，更是令画面增色不少。

活跃在宋末元初的山水画家玉涧

画完《庐山图》，忽然想到晋代庐山东

林寺名僧慧远与陶渊明、陆修静交往

而流传后世的“虎溪三笑”的故事，欣

然在画面右上方写下一首七言题画

诗：“过溪一笑意何疏，千载风流入画

图。回首社贤无觅处，炉峰香冷水云

孤。”画家借香炉峰瀑布长流不断，表

达了对庐山前贤的钦敬和忆念，可谓

触景生情。黄山白龙潭瀑布雄奇瑰

丽，一位老人拄杖而立遥望瀑布的场

景，被清代擅长画黄山胜景的梅清绘

于《黄山图册》之中，作者还用一首题

画诗对瀑布环境及观瀑季节、心态等

进行了解读：“苍松翠壁瀑声奇，六月

来游暑不知。仙子真踪无处觅，白龙

潭上立多时。”

清代画家顾殷的一幅《观瀑图》，

描绘的是两位老人隔着溪涧仰首观瀑

的情景，古木苍翠，峭壁悬崖，一道瀑

布如一匹白练，从峰峦间流下悬崖。

画家在画面左上方的空白处题诗一

首：“一雨垂垂两日连，坐令五月意萧

然。置身如在重岩底，耳听松风眼看

泉。”五月初夏连日降雨，导致瀑流汹

涌，加上流泉的动态和松涛的声响，更

添了观瀑的意趣。画家通过题画诗，

着意渲染观瀑场景，示意与画境完美

契合，拓展了观瀑者的审美视野，亦升

华了画面意境。

古人不顾跋涉之艰，冒着寒暑之

苦，临瀑而观，敞开心扉。“跋险惊心，

到此浮云成梦幻；登高极目，从兹俗虑

自销沉。”这是镌刻于泰山观瀑亭上的

一副楹联，字里行间，可以管窥到观瀑

者超然于瀑布之外的一种心灵寄托。

◆ 李笙清古人观瀑 意蕴无穷

■明代王谔的《观瀑图》

（上接第14版）

旷达与气度
刘海粟晚年书法的“老”，还和他的执笔有关。从上世

纪20年代初入康门后，康有为让刘海粟大小字都要悬腕书

写，他终身恪守师训。他在八十多岁和友人谈临池心得时，

专门谈及执笔：练笔必须悬腕，将笔提起，运笔稍快，可致逸

荡，不会枯弱。腕力足，字有气度，作大幅画也有回旋余地。

所论虽为“练笔”，但和“创作”庶几相近。当长期临习

达到心手无间时，悬腕快速书写，可致逸荡。刘海粟也是油

画家，画布在架上，自然不能枕腕，执笔也高，这就训练了手

臂的稳定性。悬腕挥洒的自由度大，但也增加了点画和结

构精准的难度。加之刘海粟曾两次中风，虽然恢复良好，但

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可控范围内）影响执笔的稳定性，这

恰恰会产生“老”的效果。“运笔稍快”有几个作用，既能不犹

豫，也能不完全被规矩所束缚，增加了超脱旷达的效果。如

果纸笔相擦产生点画残缺，快速行笔增强的笔势会引领观

者用想象填补，笔断意连；而残缺又构成虚，虚实相间。功

力深厚的“老”，就是在控制与非控制之间，增加更多的意

外。出乎意料，合乎情理；既老于世故，又不失真率的本色，

这大概也就可以称之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早在20世纪之前，相比其他艺术，书法对不期而遇的

偶然性效果抱有格外的期待，“书无意于佳乃佳”便是最有

代表性的陈述。清代碑学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偶然

性造成的不完整、残缺有了更大的包容，甚至成为无意识乃

至有意识的追求。在这方面，书法与某些人类发明的技艺

不同。譬如说花样滑冰，讲究行云流水，一个小小的踉跄，

便成闪失；一个稍不到位的动作，已为瑕疵，破坏了整体的

完美。音乐大概也如此。书法则不然，纸面的凹凸造成笔

迹的“踉跄”，只要运笔没有犹豫，笔势在，“踉跄”可以成为

精彩的看点，增加了观赏的戏剧性。有时某些无意打破原

有规矩的“破绽”，会成为新的发现契机，转变为以后有意识

的追求，原本的偶然化入必然。追求残破，并非书法的专

利，一些篆刻家也会做边和敲击印面，甚至向地上摔打，留

下残破的痕迹，做得再自然，也是有意为之。在书法史上，

特别是20世纪，自觉地追求歪倒、残破的现象似乎更为普

遍。但是刘海粟继承了晚清一些书家（如翁同龢），没有许

多刻意追求残破的意图，而是利用身体的衰老，高执笔，秃

颖，纸张的特性，在日常的非正式书写（如信札）中，达到自

己都不曾预想到的结果。它是在相应的技法都达到之后，

“无意于佳乃佳”的偶遇。

前引“可致逸荡”的“逸荡”二字，很好地概括了刘海粟

在书法上的追求：旷达。在出现“逸荡”那段文字中，还有另

一个了解刘海粟艺术的关键词——“气度”，人本身的气格

化为风格上的特质。

“气度”或相近的表述，曾多次出现在刘海粟的言谈

中。1976年3月16日，复函罗忼烈，谓：“海尝言，画家作品

矜多衒少，技巧而已；胸襟气度，实为第一要点。”1979年10

月7日，在写给潘受的信中，谓：“海自髫龄，即摹写金石文

字，心有所好，而力未逮也。书法之汪洋恣肆，必以胸臆精

神气质出之。”

气度、胸襟、精神、气质，最终决定了一个艺术家的境界

和成就的高低。

自信与弹力
1932年，刘海粟的好友傅雷在《艺术旬刊》第1卷第3

期发表《刘海粟论》，他在文章中写道：

海粟生平就有两位最好的朋友在精神上扶掖他鼓励

他，这便是他的自信力和弹力——这两点特性可说是海粟

得天独厚，与他的艺术天才同时禀受的。因了他的自信力

的坚强，他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从不曾有过半些怀疑和踌

躇；因了他的弹力，故愈是外界的压力来得险恶和凶猛，愈

使他坚韧。

傅雷和刘海粟曾一同在欧洲访学，彼此知之甚深。文

章发表时，傅雷年方廿五，刘海粟也不过三十七。刘海粟此

后六十年的人生经历，印证了傅雷的敏锐观察。在那个年

代，傅雷和妻子不堪凌辱，双双自尽。也正是在那个年代，

刘海粟不但坚韧地活了下来，还奇迹般地完成了书法的一

次至关重要的蜕变。

循着时间，《刘海粟年谱》记录着他的生命踪迹，从中我

们能感受到他旺盛的生命力：1956年8月：“连日去庐林大

桥，含鄱口、铁船峰等地作画，虽然炎荒奔涉，体力有所不

支，但置身于这应接不暇的秀丽河山中……（经常）从早晨

九时一直工作到下午五时，在烈日中解衣敞怀，诚不知老之

将至。”1962年7月15日，“我在富春江一天内连画了三张

油画，那时气温经常在三十七摄氏度以上，纵然我已是满身

痱子，双手紧缚着手套，每天清早就到工地作画。”1972年，

作中国画《雨中荷花》，题曰：“用墨难，施水更难。秃笔病臂

写雨中荷花，虽点画烂漫，而真气流衍。”……这样的记录触

目皆是，更不用说他以九二高龄十上黄山的壮举了。

1966年，当刘海粟遭遇严重冲击时，他想起了曹孟德

的《龟虽寿》。诗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

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个人

的物理生命可以有极限，他的意志，他的精神生命，却能够

超越年龄带给他的生理上的限制。这种生命力若化作艺

术，可以铸就不朽。


